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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日常生活中

探寻审美向度

王巨川

【提　要】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

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 “民间立场”挑战 “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

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

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 “口水

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 “诗美”和 “诗

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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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对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

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从学术的探讨到广泛的实践过

程中，在改变以往的消费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同时，也深

刻地影响了诗歌的创作观念和发展路径，诗歌创作正逐

渐远离诗学传统构建的美学标准，朝着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道路行进。无疑，日常生活审美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

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这个日常生活空间所承载的精

神向度、美学因子和丰富的生命体验等待着我们去开

掘，毕竟诗人的敏锐感知与精神体验需要在日常生活的

基础上突入与展开。但也有更多的诗人在日常生活审美

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对诗学传统顶礼膜拜，以

语言之诗去呼应和感受生命世界，而是以暴力姿态和颠

覆精神拒绝诗意的人文关怀，把诗歌从崇高圣殿抛向民

间烟火萦绕的日常现场。对日常生活的异化阐释和审美

泛化使诗歌的崇高精神和典雅形态被日常生活的琐碎事

物和形而下的庸俗经验所遮蔽，本应是陶冶人类灵魂、

升华人格精神的诗歌成为倾倒 “口水”的垃圾现场和
“断句、分行”的文字游戏，无怪乎有学者困惑质疑：

“诗，是否正在成为一种退化的文学器官？”①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新的

　　美学原则”与诗学经验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和消费文

化急剧膨胀的背景下通过文化显现出来的美学思潮，它

源自费瑟斯通的题为 “日常生活审美化”演讲，他认为

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

“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 “艺术转换成生活”。而

后，韦尔施、霍尔等文化学者纷纷著书论言，积极推动

日常生活审美思潮全球化的形成。日常生活审美思潮进

入中国是缘起于国内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在借鉴

费瑟斯通关于 “日常生活的审美总体必然推翻艺术、审

美感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藩篱”的观念和韦尔施建立

“超越美学的美学”学科新形式言论的基础上，② 认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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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的 “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

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

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

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

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

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并且 “日常生活

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

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

乃至改变了有关 ‘文学’、‘艺术’的定义。”① 在国内学

者畅想着 “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的同时，日常生活审

美化也造成了美学边界的无限扩张，呈现出一种泛化了

的文化审美现象并引起了学者们的省思和批评，韦尔施

针对全球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指出： “毫无疑问，当

前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美学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

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

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

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② 国内有学者发出了日常生活

审美化中的 “日常生活”到底是谁的日常生活的诘问。③

更有学者认为今日中国 “并没有进入消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所谓 ‘日常生活审美化’，决

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④ 不管学界对日常

生活审美化思潮的讨论如何激烈，它对当下文化艺术创

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显现。其中，当下诗歌创作的

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便是显著一例，并且表现出与诗歌传

统中的日常审美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诗歌创作中从未缺少对日常

生活的审美活动，最早的 《弹歌》： “断竹、续竹、飞

土、逐肉”即是对人类原初阶段日常狩猎活动的真实描

写。《诗经》中绝大多数诗歌也都以日常生活和本真经

验为创作素材，朱熹 《诗集传》中有 “凡诗之所谓风

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的说法。如 《女曰鸡鸣》写

一对夫妻在黎明醒来时的枕边对话展开一天的生活情

境，在细致简练的对答中表现平常朴实的生活气息和温

情恩爱的生活场景； 《七月》完整地展现了农民们一年

四季的种田、养蚕、纺织等辛勤的劳动生活； 《芣苢》

是采收车前子的妇女们一边劳作一边唱的歌，表达了欢

快美好的劳动场景；《桃夭》是女子出嫁时演唱的歌诗，

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表达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

憧憬。

诗歌鼎盛的唐宋时期，许多诗人同样在日常生活场

景中寻找诗意的审美灵感，杜甫、陶渊明、孟郊、韩愈

等诗人用优美的诗歌语言营造了大量描写日常生活的诗

意篇什。如：“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

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

正想滑流匙”（杜甫 《佐还山后寄三首》之二），写的是

杜甫向杜佐讨要粟米的生活俗事。 《阌乡姜七少府设鲙

戏赠长歌》写诗人在冬时接受县尉姜七宴饮和厨师做鱼

的过程。《羌村》更是用 “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

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林鸡还过短墙来”这样的日

常场景来描述自己的闲适生活。此外，诸如 “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 （孟郊 《游子吟》）、 “日高丈五睡正

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卢仝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三》）、“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

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韩愈

的 《春雪》）这些诗句都从日常生活起兴，通过雅致的

语言和精巧的意象赋予日常极俗事物以高雅的韵致。这

些诗句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正是诗人在日常生活状态

中用心灵去体验、用思想去感知，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

歌因子，表现出诗人的关怀之情与敏锐之思，或状物感

怀，或言志咏史，无不在 “俗言俗世”的情境中感染自

己、感动后世者。由此而言，这也正是传统日常生活审

美体验之诗与当代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同之处，历

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描绘求真求实的同时并没有使诗歌走

向世俗化、庸俗化，而是呈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追求

中 “化俗为雅”的审美取向。现代诗人也不乏对日常生

活审美的情动与书写。如徐志摩的 《乡村里的音籁》一

诗将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升华为诗：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

泛———／一阵阵初秋的凉风，／吹生了水面的漪绒，／吹

来西岸村里的音籁。”通过素朴、节制的日常语言展现

出清新、闲适、恬静的南国水乡风光，给人返朴归真的

精神体验。周作人也常常把日常生活中极平淡的事物在

自我体验中以清隽的诗写出来，使人感到美妙： “阴沉

沉的天气，／香粉一般的白雪，下得漫天遍地，／天安门

外，白茫茫的马路上，／全没有车马踪迹，／只有两个人

在那里扫雪”（《两个扫雪的人》）。“车外整天的秋雨／靠

窗看见许多圆笠，———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赶忙着

分种碧绿的秧身”（《画家》）。赵景深写道：“我好似忽

而到了寂寞的雪地，忽而走在道上，忽而过那萧瑟的秋

天；一句句使我读着好似看见了一副画图，虽然他说他

不是一个画家。我们常见的事实取材这样佳妙，令人因

他的诗得着愉快的安慰，未始不是文学简洁之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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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年选》）。

通过上述列举可见，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日常生活审

美创作与当下诗坛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有本质的区别。

前者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种理想的纯审美状

态，强调个人感官的真实体验并实现对感官体验超越后

的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这种诗歌审美追求更趋同于朱

光潜先生提出的 “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观念。而当下

诗坛的日常生活审美创作主体是在大众消费主义熏陶下

带有鲜明的感官享乐体验，强调的是视觉冲击与感官体

验过程中所激发的世俗欲望，并沉迷于欲望的满足之

中。简单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通过日常

生活的审美活动凸显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人格，从而进

入诗意的境界；一个力图将 “艺术转换成生活”，使艺

术扬弃诗意的审美性格从而回归日常现场。

由此来说，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对那些代表着

崇高精神象征和荡涤人类灵魂的纯艺术形态是一个严峻

的存在考验。对于诗歌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文化领

域介入的 “双刃效应”同样起着作用：一方面，诗歌身

份或者说姿态的形而下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成为诗人机

会，满足了普通大众的文化享受和精神愉悦，草根诗

人、打工诗人等曾被拒于诗坛的民间身份也因此获得承

认，他们用原汁原味的日常经验来写诗，使诗歌这种少

数精英拥有的高雅艺术更加贴近大众文化，成为普通民

众也可以创作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从诗坛的内部来

看，庙堂、广场和民间三分天下，话语权力的斗争也在

“民间立场”和 “知识分子写作”中展开。 “民间立场”

以倡导民间写作、回归日常生活审美为契机，认为 “把

日常生活视为庸俗的、小市民的、非诗的，把诗视为与

之相对立的某种鹤立鸡群的高雅部分，这在诗歌真理中

正是属于庸俗的和非诗的。”① 由此颠覆了诗歌作为精英

文化的神圣地位。无疑， “民间立场”的诗人们试图通

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唤醒人们在秩序化的精神生活中

日益僵化的想象力，并由此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作

品。但也正是让日常生活审美无限度地泛化并走向 “异

化”，促使越来越多的诗歌创作处于一种语言的 “贫血”

状态和情感缺失的尴尬境地，诚如埃伦·迪萨纳亚克在

批评后现代主义者们时所说的那样：他们 “背弃了高雅

艺术的昂贵而丰盛的大餐，转而提供了乱七八糟、无味

也没有营养的小汤。而且很奇怪，尽管后现代主义的目

标是挑战旧的精英秩序，但其蛮横无理、难以让人理解

的理论即使对心地善良的普通读者来说也远比高雅艺术

的辩护者所创作的任何东西更加晦涩和难以接近。”② 同

样，当代诗人拒绝了诗歌的终极关怀和颠覆精英话语权

力之后，那些用日常琐事堆砌、直白语言铺陈的诗歌语

言和形态中已然找不到能够称之为诗的生命内核和撼动

心灵的基本品格，更不用说是对诗语的锤炼或意境的营

造了，从而使当下诗坛依旧萦绕着 “令人气闷”和 “头

晕”的魅影。

二、“诗学圣殿的重构”：诗歌日

　　常生活审美转向的两条路径　

　　从当下的诗坛状况来看，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

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诗化审美和异化审

美，这种不同的审美路径使得诗歌的发展也呈现出两种

相互背离的发展路径。

首先，日常生活的诗化审美自第三代诗人已然开

始，在他们那里，诗歌不再追求内视角的生命体验和理

想主义启蒙价值，更多的是关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个

体、琐碎事物，并把体验转化为诗意的美学创作。后来

的诗人们延续了这种审美理念，如丁当的 《回忆》、王

小龙的 《真实的生活》、韩东的 《雨衣、烟盒、自行

车》、里墨的 《在平淡的日子里》、马青山的 《日子》等

诗歌，构成了诗歌日常审美的开端。诗歌不再是少数精

英统治的形而上的高雅艺术，而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
“点缀”生活的 “闲言碎语”，并从中寻求哲性思考和精

神栖息的诗意空间。

这一类诗歌追求日常生活的本真体验和干净、平

实、直白、简练的语言风格。被誉为 “能在司空见惯的

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李福春），并在创作中 “重视诗

歌对现实的介入” （王光明）的卢卫平是这一类诗人的

代表，如 《异乡的老鼠》关注打工者在城市底层日常生

存的体验；《楼道的灯坏了》写诗人从黑暗的楼道中打

开家门后的发现：“我发现／我的家竟然／那么亮堂／多少

年视而不见的东西／也在闪闪发亮”，日常生活的诗意在

诗人的瞬间感受中得到了永恒价值。戴巧平认为： “在

诗歌中展示一幅日常生活图景，诗人向我们所展示的不

仅有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更有为我们所 ‘视而不见’

的———生活中平常的感动，家庭琐碎中的温馨，触动心

灵的每个细节。这里面有诗人的一颗对平常事物保持敏

锐感知的心，更有对生活的热爱和诚意。”③ 《再数一遍》

是将日常生活体验提升为哲思的代表作品，诗人在 “回

到故乡”后发现， “那么多星星／那么多我三十年前／数

错的星星／一直等着在城里埋头干活的我／抬起头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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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数一遍”。诗人通过 “星星”的意象，在三十年

的时间跨度中呈现出生存体验的思考，诚如诗人自己说

的：“使小的东西变大，使细节变得显著，使日常变得

珍贵，使被忽略的部分得到关注和拯救。”①

娜夜的 《生活》从自我生活体验出发，用儿时吃

“黑糖球”这一镜像表达出诗人对生活时光流逝之快的

叹息；王小妮在 《喝点什么呢》中记录了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的瞬间感受：“什么样的流动／能够配的上我现在这

种绝妙的感觉。／没有一种为瞬间而生的液体。／时间就

是短的。／……／飘飘的人尝不到飘飘的水／我很快／就将

变回一个平凡了。”《活着》是一种姿态，是一个 “心平

气和的闲人”在日常琐事中的存在状态，日复一日的生

活就是在这种心平气和中悄悄流逝了，“不为了什么／只

是活着”，而这种表象的活着状态并不是诗人所想要的，

因此在择菜、淘米、做饭的过程中她 “试到了／险峻不

定的气息／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并 “卒章显其志”：

“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火”。从日常生活提炼美学

元素并转化为诗的意境，这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显

得尤为难得，因而崔卫平称赞王小妮 “在陷入日常生活

的种种琐事之后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天地。”② 另外，孟

醒石的 《城中村》、伊沙的 《鸽子》、于坚的 《尚义街六

号》、《远方的朋友》等等，都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

意的哲思，用这些作品展现诗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应该说，日常生活的诗化审美在语言的提炼、意象

的撷取和节奏的把握等方面达到了较好的程度，诗人们

在精神上以积极的生活态度、新颖的语言风格去体现自

身的心灵体验，不论是司空见惯的生活家常还是瞬间的

现实感受，都能够在日常口语的叙述中获得诗意的阐

扬，因而，这一类以日常生活为诗意审美的诗歌与口水

化、庸俗化的异化审美就有了本质的不同。

其次，日常生活异化审美是在商业美学与消费文化

大行其道、功利色彩浓重的社会竞争中产生的，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中，许多人的精神之花日渐枯萎，诗歌的审

美活动往往会进入急功近利的 “焦虑”之中。我们看

到，当下的诗歌在表象繁荣和喧嚣中透射出无奈的孤独

与落寞，对日常生活无限制撷取与非理性张扬，使诗歌

走上了审丑的、庸俗的异化之路，无论是已经成名的还

是正想成名的诗人，在社会与精神的内外交困中总是掩

饰不住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得到

别人的认可或争取话语权。例如通过把自己喻为 “老

鼠”、“青蛙”、“蚂蚁”、“蚯蚓”等 “非人化”状态来实

现表达底层的生存状态： “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

鼠／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我早已被它们感动
／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

摸狗的事……” （张守刚 《老鼠》）。如果说这种非人化

的日常审美表达的是诗人对生活在底层人群的关注或悯

怀，那么，另一种异化可谓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异化的极

端之作。无意义的生活状态和浅白语言使诗歌成为一连

串的 “口水”：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

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一只蚂蚁，另一只蚂

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

树下发现》）。与之类似的还有阿斐的 《高尚的人们都在

干吗呢》：“高尚的人们都在干吗呢／不知道／大概，都呆

在家里给老婆做饭，给孩子喂奶、吃喝拉撒／偶尔出来

跟情妇聊聊天／切磋一下床上功夫／顺便写篇短文、做首

短诗、抒点小情吧！”乌青的 《对白云的赞美》： “天上

的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当代诗

人的生活无非是 “早晚各进一次地窖看看”，“想一想将

要到达的流行感冒” （海波 《一个当代诗人的日常生

活》），已经如蛇缠身一样腻歪和无聊，在这样的状态下，

诗人深深地感到了自己 “痛”的根源：“我的痛是无聊之

痛，／是空虚之痛，是走神之痛”（孙文波 《痛》）。

另外，在以 “非非崇原、下半身崇下、垃圾派崇

低、看见写作崇现场”的一系列崇拜中，诗歌审美异化

使得这些诗歌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创作激情的时候，唯独

没有对诗歌原有艺术审美的崇尚追求，而是走向形而下

的 “肉体”狂欢。例如以 “先锋”、“诗歌大师”自称的

“下半身”写作扯去了温情的外衣，赤裸裸袒露着身体，

认为只有身体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

动，……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在 “下半身”的理念

中，这些所有的一切与心灵和精神相关的元素都成为诗

歌发展的障碍，他们要的只是下半身，因为他们认为这

才是真实的、具体的、可把握的、有意思的、野蛮的、

性感的、无遮拦的。而这些，正是当代诗歌艺术所必须

具备的基本品质。“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为止”

成为下半身写作的标尺，理论宣言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矛盾和失衡，构成世俗挑战高雅、民间颠覆精英的极端

狂欢，使诗歌已然失去了缪斯女神那庄重、典雅的光

辉。谢有顺对 “身体”参与文学创作曾阐述说： “古代

的 ‘诗言志’，当代的 ‘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些文学主

张从来都是反身体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

作家主体之外的 ‘志’和 ‘政治’，至于文学身体本身

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艺术的美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那个说出来的 ‘志’和 ‘政治’是否正确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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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没有 “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用身体去创

造”的作品是凌空蹈虚的，是与 “意识形态管制下的

‘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的写作。所以，“强调身体在

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

‘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① 谢有顺强调的 “身

体写作”是要求作家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参与到创作中，

去体验日常生活和感悟生命过程，从而创造出有血有

肉、可感可知的文学作品，避免那种 “假大空”式凌空

蹈虚的写作，这种观点是值得倡导和践行的。然而，许

多诗人却把身体的感官刺激与精神享乐作为唯一的审美

的标准，把大量世俗的丑陋之物和精神的异化审美当成

创作的内容，这对诗歌而言只能是野蛮的戕害。

打开各大诗歌网站以及各类文学刊物，上述列举

的这类诗歌数不胜数，如果诗歌把日常生活的琐事和

无聊的情感当作唯一的诗学审美化创造，那么诗歌必

然会失去应有的艺术审美性与生命创造力。韦尔施曾

意识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认为全

面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泛化只会给人带来感觉的剥夺，

“我们的知觉不光需要活力和刺激，同样也需要延宕和

宁静的领地，也需要间断。这一法则宣告了当今流行

的美化趋势的失败。全面的审美化会导致它自身的反

面。万事万物皆为美，什么东西也不复为美。连续不

断的激动导致冷漠。审美化剧变为非审美化。”② 这段

话对当下诗歌发展同样具有反思的借鉴意义，当诗歌不

再是人类灵魂的栖息之地，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精神的

高蹈和生命的尊严的时候，放弃了美学的追求和责任的

担当，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 “以诡谲或调侃的姿态”进

行语言的游戏，无疑就使 “诗人成了小丑，诗歌也就成

了笑话。”③

三、“回归诗意的栖息地”：诗歌

　　日常生活审美转向的思考　　

　　徐迟曾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寻找集中点，找

最集中的漩涡，那里旋转着诗”（《黄山谈诗之二》）。中

国诗歌历来有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形而上的现实关怀

的诗学品格，诗人在精神领域探索的同时，用诗意去

“营造理想的殿堂，追求精神的终极关怀” （吴思静）。

然而，这一诗学品格在９０年代以后开始发生裂变。

从社会格局来看，虽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体制

仍是主导，但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已经趋

向多元化，日渐显现的社会弊端和浮躁心理使人的精神

陷入一种困惑的境地，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崇高的精神价

值而是钱、权、利等物质化的现世享受。在这样的文化

语境中，文学话语权力也发生逆转：反崇高、反主流力

量的崛起颠覆了业已建构的精英话语。在现实与理想的

双重压力中，诗歌的崇高价值和精神追求日渐消沉。当

代诗歌叙事越来越多的是在感官体验、精神放逐中沉迷

于日常琐事和语言游戏中。如何使日常生活经验与诗歌

审美追求融通，从而让诗歌发展走上和谐的审美之路，

重新回归本体的艺术形态，成为当下诗歌创作者和研究

者们思考的重要命题。也许杜威的话能给我们以启示，

即 “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回

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

的审美性质。”④ 在这样的诗歌美学思路中，要求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事物，从而在工业化、商业化和消

费化时代的围困中寻找 “诗意”，使得诗歌创作走向真

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才是当代诗歌发展的关键所

在。因为 “在真正意义的审美活动中，人们能够把握

世界的真理，能够触及世界的秘密，能够在刹那间获

取永恒的感受，能够达到自我与世界的统一。自我与

世界，不再是对立的隔绝的，而是一种融合———不是

儿童的没有自我意识的融合，而是拥有更高智慧之后的

复归。”⑤

首先，虽然日常生活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空间，但
“诗意的生活”并不能等同于诗歌的呈现，它只是诗歌

存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诗人发现能够给人以心

灵愉悦的 “诗意”和能够让精神荡涤的诗的因子，并

通过 “章节的匀整与流动”呈现出来。我们用前文的
《对白云的赞美》与北岛的 《云啊，云》做一比较即可

证明：

你漫步在广漠的沙洲上，／为小艾草遮住赤裸

裸的太阳。／／你让兀鹰栖息在肩头，／用露水洗净

它淌血的翅膀。／／你为死去的秋天送葬，／默默地

垂下一线哀悼的目光。／／你追随着街上瘦小的孩

子，／飘送无数个洁白晶莹的幻想。／／纵使闪电把

你放逐，化作清水一泓，／面对天空，你也要发出

正义的回响。（北岛：《云啊，云》）

同样是在日常生活中对 “云”的感受，二者的叙事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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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同的 “诗意”， 《对白云的赞美》只有一个唯美的

名字，在 “口水”一般的拖沓中没有人能够感受到诗歌

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和诗意想象。而 《云啊，云》是诗将

自然意象的感官体验提升为精神感悟，用拟人化的手法

赋予 “云”以正义的道德内涵，正是这种用心灵体悟的

创作，才能让读者感受到诗歌的精神力量和语言美感。

其次，诗歌语言是以日常语言为参照系加以锤炼、

提升而形成的独立存在的语言系统。对于诗歌来说，语

言就是诗的灵与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是语言的魔术

师，穷尽自己的智慧雕塑语言的圣殿，就像生活中一般

不会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一样，但诗人可以，

日常生活语言经过内在精神的提练与词的组合转化成诗

的语言，并让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震撼，因为

“诗绝非是把语言当作在手边的原始材料来运用” （海德

格尔语），而是 “对已有词语的改写和对已发现事物的再

发现”（翟永明语）。反之，诸如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对白云的赞美》这一类完全运用 “口水化”的同样清

楚明白的词语组合，就不能称其为诗，或者说只是 “徒

具诗形的诗”。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当一个句子被称

为没意思时，并不是可能说它的意思没意思，而是一种

字词的组合被排除在语言以外，撤出了语言的沟通。”①

这类 “口水化”的语言是应当被排除在诗歌语言系统之

外的，因为它是没有 “诗意”的语言，而且并不能够起

到诗人与读者之间心灵沟通桥梁的作用。

再次，诗歌在贴近 “世俗化的、现世的、小市民

的、小家庭的、琐事、肉感、庸常的”日常生活同时，

其内核不应抛弃那些神性的、形而上的、终极意义的精

神价值取向，应具有现世性的社会承担和人文关怀。

２００８年那场永存记忆的大地震之后，很多诗人在悲痛中

用诗歌表达出炽烈的道德责任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表达了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

伤、追索，涌现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如 《地震八首》

（巫昂）、《来不及向你们告别》（东荡子）、《今夜，写诗

是轻浮的》（朵渔）、《佛诞日的废墟》（安琪）、《２点２８
分的鸣响》（王小妮）、《被地震惊走的鸟儿又飞了回来》

（徐颖）、《穿越》（郑小琼）等等。我们曾经一直都以为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少诗歌的民族，但是为什么诗歌的

道路越走越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中国已经

没有了诗歌。也许，通过２００８年的这场灾难后，诗歌

的集体出场所引发的诗潮已经有了答案。文学评论家谢

有顺分析这一现象时说：在个人的领地，诗歌可以是语

言的结晶体，诗人可以在那里对一个词反复打磨，但面

对一个紧迫的公共语境说话时，诗歌毫无疑问承担着另

一种使命。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

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

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

之诗。②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日益关注使当

下诗歌创作中的日常生活审美成为一种独立而鲜明的诗

学态度，日常口语和生活琐事已然成为诗歌的创作常态

和叙事策略。面对这样的诗学状态，我们一方面通过日

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来努力探寻诗歌美学标准的生成空

间，同时也需要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新形势下反思诗歌审美异化和庸俗化倾向的弊端。毕

竟诗歌是高雅的文学艺术，它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诗

意因子通过语言的创造和锤炼从而产生刹那感受的永恒

呈现，也就是古人所说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然

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感受、经验等都可以成为诗歌创作

的素材和内容，并且诗歌也无法逃离日常语言的围困，

但并不代表这些素材和语言都可以成为人们所认知的

诗。钟嵘在 《诗品》中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

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

以致响，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

诗。”徐迟在谈自己写诗时也说：“写诗要在感情升到沸

点的时候，要在非写不可的时候写。因为这时，在沸

腾的热情中，诗句就像闪电似的来了，巧妙的构思就

在这里产生了”（《黄山谈诗之二》）。诗人需要用敏锐

的心灵和独特的方式去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之境，

当整个心灵受到这诗意的撞击后而如火山喷发般呼之

欲出时才能产生优秀的诗歌。同时，诗歌的表现形式

和书写内容可以在诗人的精神体验和心灵感召中丰富

多彩，但绝对不能失去撑起诗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东

西，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色。因此，

当下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向并不是重建诗歌美

学的终极目的，其最终指向依然是在日常的语言结构

和生活空间中寻找诗歌的诗意所在和审美向度，拒绝

庸俗的审美趣味，时刻感知时代的召唤，唯有如此，

才能让无数次撼动人类灵魂的语言魅力和精神力量回

归缪斯的圣殿。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中国现

代新旧诗学互训》阶段性成果 （１１ＹＪＡ７５１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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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巨川：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①

②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
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０页。
《汶川地震引发的诗歌热潮》， 《南方日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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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小说 “影像化”倾向的批判

于京一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于京一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影视传媒为主导的大众娱乐消费成为

当下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娱乐化与消费化对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小说的 “影像化”倾向便

是较为突出的一种症状，直接导致了小说文学性的丧失。

在小说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小说的依附性地位已经决定了作品被篡改和肢解的命运，不管这种命运是作家向
“影像化”的有意靠拢还是无奈退让，但往往都以丧失文学的独立性为前提。因此，大量 “触电”的小说于无奈之下

都不得不 “修改”自己的个性，正如刘恒所言：“因为写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自己的个性在写作，我想写成什么样子，

你读者只有一个被动地接受的问题。但电视剧本反作用非常大，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着数不清的观众，如果还坚持

自己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很多作家特别是那些自由撰稿人都把影视写作作为生存保障，这

样，影视写作的 “工匠式”风格便在潜移默化中损耗着作家们的审美理想。影视培养了作家的市场意识，但是当市

场意识过度生长时，一个作家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追求作品数量的、从事文字复制的写手。因此，这种左顾

右盼、曲意逢迎的写作姿态必然造成小说 “文学性”的流失，甚至导致小说文体的变异。

总之，向影视文化靠拢已经成为当下某些作家创作的主导倾向，他们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具备影视改编的先天

性优势，有的甚至单为改编而作。在一个浮躁、虚弱的时代里，也许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任何人合法的谋生手

段，更何况作家们确实在经受着世俗的挤压和痛苦的折磨；但是面对文学日益苍白的脸庞和憔悴不堪的躯体，我们

也不能对其熟视无睹、任其坐以待毙。当然，我们不能一味责怪影视艺术的贪得无厌，只能从小说艺术创作自身寻

找原因。应该承认，在当今各种艺术大融合的时代，任何一门艺术都在汲取其他艺术的优点以充实自己，小说也只

有勇敢地加入各种艺术竞争的行列，吸收各种艺术的精华来充实和发展自己才会有出路。就此而言，小说择取 “影

像化”表达的某些优势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决不能舍本逐末，把汲取影视艺术的优点片面地发展成小说的
“影像化”写作，这对小说来说将是巨大的灾难。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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